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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职业打假人向北青报记者透露20年的从业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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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职业打假人20年发展大事记

又是一年“3·15”。自1995年以来，伴随着这个
十分特别的“节日”，诞生了一个十分特别的人群或
者现象，那就是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这
是一群既戴有“社会公知”的光环，又饱受“知假买
假”质疑的人群。昨天是第34个国际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国内所谓“职业打假人”已走过20年，他们从短
暂辉煌到饱受诟病，伴随着怎样的心态？消费环境
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又给这一“职业”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与北京一位职业打假人

“老杨”展开对话，这位已经接近耳顺之年的老人向
北青报记者梳理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其中不乏
展望，亦有心酸。

关于从业“动机”
20年前辞职入行

北青报：您是怎么开始从事职业打假工作的？
老杨：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一家知名超市

的连锁店做店长，我1996年底辞职，想自己干点事
情。当时正值“王海现象”火爆，于是就进入了打假
行业，随着做这行越走越深，后来有企业认为这个行
业有商业价值，需要寻求合作，但如果以个人身份合
作，面临签合同、开发票等事项，所以2007年我开始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刚入行时确实没有想到这里面
原来有一个延续的产业链！

北青报：您的公司规模20年以来有变化吗？
老杨：我在北京西城注册的公司叫“某某国际

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最开始时也就三四个人，近几
年一直维持在10人左右。但我们在全国范围都有
提供线索的兼职情报员、信息员，与他们的合作是
单笔付费，他们的信息一旦核实准确，维权案例成
功便支付信息费。针对不同索赔情况，给线人
20%-50%的奖励，这样也能刺激他们更多地提供
线索。

北青报：您公司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
老杨：我们公司的年营业额不确定，收入大部分

用于出差取证食宿等方面，但公司正常运转和生存
没问题。

1994年颁布的消法只是退一赔一，现在则是赔

偿10倍，这自然刺激了很多人加入这个行业。很多
职业打假人发起的公司，近年来业务量逐渐加大，年
营业额最高的可达五六百万。但目前从全国看，这
种规模的公司也就不足10家。

关于“盈利”
“第一桶金”获赔近2000元
北青报：您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
老杨：当年天宁寺还有一个天宁商厦，我在那里

花1890元买了两台进口的飞利浦电熨斗。因为这
个熨斗属于进口商品但没有贴CCIB标识，属于违
法。按当时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一，我上午买的熨斗，
经过商家认可后下午就拿到了赔偿款。

北青报：拿到赔偿款时，是不是认为这也是一条
生财之道？

老杨：当然非常高兴了，生财之道倒是没有想
过，只是因为我当时觉得经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
己的能力。

关于“索赔”技巧
买假时特意在货架上再留一份
北青报：您平时打假都主攻哪些领域？
老杨：商场、超市、药店是我打假的主要对象。

我时不时就去遛一圈。一般的消费者找超市是因为
香肠有味了、牛奶过期了，而职业打假者说的问题都
非常专业，比如食品里添加了国家禁用的物质等
等。比如本月初，我接到线人举报太阳宫百盛购物
中心超市里销售过期食品，当时我从柜台买了8盒
已经过了保质期的糕点，1月5日生产，按照保质期
过期了1天，我从收银台交费后马上找到服务台，最
终仅花了两个小时就索赔成功。

北青报：为什么线人不自己向商家提出索赔？
老杨：很多线人有时觉得维权不方便，或者对自

己能力自信心不足。而我们这么多年积攒了很多经
验，在处理问题时进行多方沟通时也更有优势。比
如刚提到的这次一共9盒糕点，我们就买了8盒，货
架上留了一盒过期食品作为“证据”，这样向商家索

赔时对方更是没话可说。

关于投诉
很少向消协投诉

北青报：从事了20年打假工作，您认为自己跟商
家是朋友关系、客户关系还是对立关系？

老杨：都不是。因为从我个人来说，不论到哪
儿，见到假冒都会毫不犹豫地先购买再索赔。只是
由于我从业时间长，跟商家投诉或解决问题的路径
比较熟，解决起来比一般消费者更快捷。另外，我的
公司客户中也有商场，对方有时会邀请我去讲课。
但即便如此，遇到维权的事件，该采取措施也照样采
取措施。

北青报：您跟消协的关系如何？
老杨：我跟中消协领导都认识，但消协是民间

社团，对商家和售假方都没有约束力，与其这样不
如我们直接利用法律维权，所以我们也很少去消
协投诉。

关于“打假”误区
还没购买就急于索赔是违法的
北青报：您觉得职业打假人是社会角色还是职

业角色？
老杨：怎么说呢，三百六十行里并没有这行，职

业打假人早年是从媒体叫出来的一个身份，去年最
高法出台解释将打假人界定为消费者的身份，那么
打假人也是受消法保护的，被侵权一方主张权利时
也要遵守法律。

从1996年到现在，职业打假人被抓被判刑的案
例也有一些，其实他们的专业实力也挺强，出现了这
样那样的瑕疵，我觉得应该可以避免。

北青报：近年对职业打假人非议颇多，您怎么看
职业打假人这个角色？

老杨：现在职业打假人队伍，人员构成确实非
常复杂，能力和水平也参差不齐，不排除新入行的
打假人，向商家购假索赔当中出现一些问题。我
认为我们这一行的底线一定要依法维权，不要超

越法律。
北青报：您能举个例子吗？
老杨：不久前在方庄一家大型超市中，我亲眼

所见当天在卖场里几个年轻男士拎着6袋果冻向
促销员索赔。他们说每袋果冻里有一个是过期
的，要求促销员按食品安全法最低一千元的赔偿金
索赔。先不说每袋果冻里面只有一个是过期食
品显得不符合常理，重点是商品是从货架上拿
的，物权还属于超市，消费者还没付款购买就跟
促销员索赔，这已经涉嫌勒索，甚至有可能要负刑
事责任。

这已经不是打假索赔，而属于犯罪了，只是当时
商家一方没有报警而已。

北青报：您的获利途径除了向商家索赔外，还向
消费者提供什么服务？这种服务收多少费用？

老杨：很多消费者利用我在北京市场上跟很
多商家有的关系，找到我协调消费纠纷。我实际
上也起到桥梁作用。做这些都是免费的，只要
不去外地出差，不发生差旅费，咨询都是免费的。

关于未来
再有十年还不会失业

北青报：您觉得您和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
老杨：打假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但现在受人力、

物力限制，打假人起到补充作用，我们和政府有关部
门是有机的结合和衔接，并不是对立关系。

北青报：随着法制健全，这种赚钱的渠道会不会
越来越窄？如果有一天没有假可打了，您又要靠什
么过活？

老杨：实际上10年前就有媒体曾问过我这个问
题，我当时回答如果以失去这份职业的代价换来所
有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我愿意明天就失业，但我当
时就预测近10年里不会失业。目前看职业打假人
再有十年还不会失业。

我真的希望消费者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
政府部门也都能负起责任，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
要存在了。

文/本报记者 李佳

1.1994年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一赔一”，这条规定，为造
就职业打假人创造了条件。

2.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多家商场购假索
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随后更多的第一代

职业打假人应运而生。
3.1995年至2000年，是第一代打假人的活跃时

期，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家用电器、通讯产品等
各领域都出现职业打假人的身影。有人视其为“英
雄”，也有官员和商家视其为“刁民”。

4.2000至2005年，随着业界对“知假买假”的争

议加剧以及部分打假人的不规范行为，公众对打假
人的质疑声渐起。2005年后，有的打假索赔陷入低
谷，有的仍孤军奋战，还有的合纵连横，成立公司谋
求转型。

5.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
实施后，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可以索赔

10倍，一大批人加入索赔大军，职业打假再次红火
起来。

6.2014年3月15日起，新《消法》将消费欺诈的
赔偿额度提高至“三倍赔偿”，最高法关于食品药品
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知假买假”可受法律
保护，打假人有了“名份”。 文/本报记者 李佳

之 对话


